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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代的余韵穿越时代的余韵
□程大利

我一直关注着沈鹏的格律诗，并深深地喜欢他颇具个

性特征的语言表达方式。那种对现实生活密切注视之后的

过滤过程和提升能力，尤其在思想层面的“求真”表达，均

见诗人担当的胸襟和深厚的文学功力。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别材、别趣”，提出“妙

悟”和“气象”诸说。我个人认为，严沧浪“别材、别趣”说中

所谓“材”，指题材，非指天才；所谓“趣”，指旨趣，非指天

趣。旨趣遥深的高境界，必然是建立在思想基础上。所谓

“妙悟”是创作构思和欣赏心理中最关键的直觉体验，也必

然是以思想为基础的。

我眼中的沈鹏是一位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精神的诗人。

他漫长的编辑生涯和宽博的阅读视野使他学问扎实、思想

深刻，敏锐的感悟力和与生俱来的细腻情感更助长了他的

诗人气质。对家国前途的担当和对社会伦理风气的关注正

是两千年来中国诗歌“文以载道”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已然

成为沈鹏先生的“文化自觉”。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引

言》中说：“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

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如果

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

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隋唐时

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

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更足以代表当时“社

会的良心”。杜诗中“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的悲悯情怀

和白居易的剖白“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

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均是铁肩道义的担当传统。这个

传统被沈鹏一脉相承地续接和弘扬，并形成了一种风骨，

这种风骨正是一种“求真”的基础。

思想能力、感悟生活的能力以及语言修辞能力是诗人

个性特征形成的基础，是诗歌的境界所在。这其中最重要

的是思想能力。

我尤其喜欢沈鹏的近作《读鲁迅小说诗二十四首》。他

以《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白光》《祝福》《药》《风

波》《孤独者》等篇为题，抒发了读后的感慨，寻求到对应自

身精神的光芒。鲁迅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感与历史感均极为

强烈的思想斗士。他曾说，“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

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小

说开掘深、立意新是因为构思的高瞻远瞩、熔铸古今，面对

着世界和当下，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发掘本质，铸造形

象，唤醒社会。对如此深刻的小说必须要有更独特的理解

和领悟，才能产生出“诗”来。沈鹏的深厚功底和超凡才情

在“二十四首”中均有体现。而思想的深沉，更是将鲁迅先

生的洪钟再次敲响，并留下穿越时代的余韵。

“土谷祠中一短工，毕生命运岂徒穷。精神胜利传家

宝，双膝天然关节松”；“比阔哄抬老祖先，赵爷掴耳托名

传。果真老子打儿子，仗势前攀五百年”；“杀头抢劫众围

观，‘革命’原来便这般。胸口银桃顶盘辫，豪绅照例领先

班”；“廿年之后竟如何？造反呼声泛浪波。劣性倘然仍不

改，哀哉民族苦难多。”以上4首为沈鹏所作《阿Q正传》，第

一首即点出“精神胜利法”的丑恶，丧失独立人格的“穷”才

是真正的“穷”。在权力面前“双膝天然关节松”，也是未经

启蒙的民族的“劣根性”。所以“赵爷掴耳托名传”，阿Q们

从来不想如何改变这个制度，只想如何找个机会去做“赵

家人”。诗人痛感“哀哉民族苦难多”，留下无穷的遐想。诗

人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形成了独特的表达。这其中，介入现

实的能力正是一个思想家的深刻之处，而诗的作用是把思

想化作“灵魂的激荡”，感染更多的人。“诗言志”的传统能

薪火至今，正是因为有沈鹏先生这样的思想家诗人在“言

志”。唯深刻才会有生命力。

关于《风波》一诗，兹引如下：“代代相传总不如，九斤

老太昧乘除。龙庭宝座登高否？复辟闹场一旦输。”“小起风

波‘五四’前，上推余孽几千年。昌明科技新时代，邪恶犹防

一线牵。”鲁迅《风波》的象征手法用在九斤老太身上“仍然

不平而且康健”，正是保守复旧思想的根深蒂固，六斤“新

近裹了脚”，象征着封建传统的束缚仍在下一代身上继续，

六斤“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象征着中国社会仍在痛

苦中重复着老路。这些象征大大深化了小说的思想主题，

这主题深深地触痛了诗人。

同时，沈鹏更深刻地悟出了《风波》人物的产生土壤

“上推余孽几千年”。几千年的旧根基确有丰厚的土壤，虽

然精华和糟粕并存，但“精神胜利”的“传家宝”没有杜

绝。而且“礼教弥漫布杀机”“灵肉牺牲奉旧年”（见《祝福》

诗）还普遍存在着。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尤其是儒家学说

下的文人还呈现“《儒林外史》外余史，灵肉伤痕有几重”

的状态。

杜工部有诗云“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五四的反思是

个长久且深刻的话题。王元化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倡导

的是个体独立、精神自由，与五四爱国运动重归集体主义

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作为思想家的诗人沈鹏提出“邪恶犹

防一线牵”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深刻性。而这种“独登台”式

的历史叩问，需要反思的精神，更需要“求真”的勇气。

诗人的个人才能与时代命题是永远不能切割的。在

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读者对诗歌的解读更多的是

社会价值及道德的判断。一首好诗，不仅在形式上是美

的，在思想上必须是“真”的，这个真即体现着诗人的价

值判断。所以，当一首诗歌被置放于时代价值和读者舆

论的天秤上，它的意义才会被彰显。沈鹏的诗始终是倾

斜在时代价值上，而这，正是其《读鲁迅小说诗二十四首》

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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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赤子之心 看人间万象
——评高春阳散文集《左右之间》 □孟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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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了一辈子诗，读了一辈子诗，写了一辈

子诗，也思考和讨论了一辈子诗。究竟什么样的

诗才是好诗？定一个什么标准才能够符合读者

欣赏的实际和文学艺术的规律？如果罗列出三

五条来，不但难以记住，也可能不得要领。经过

多年的反复琢磨，我终于总结出了高度概括的

六个字：揪心情，惊人语。

诗作为文学宝塔的基础与尖顶，靠的就是

一个“情”字，当然就要特别重情了，无情与寡情

都距诗十万八千里，矫情与假情更是诗的大敌。

但是有情就是好诗吗？不然！要成为好诗，靠人

人时时处处会有的一般的情是不行的，而似有

似无、不痛不痒、平平淡淡、哼哼唧唧的情也构

不成好诗，好诗中的情必须有浓度、有强度、有

烈度、有深度，是那种不吐不快、撕心裂肺、寝食

难安的情，才能成为“辗转反侧”的情、“独怆然

而涕下”的情、“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情、“芙蓉如

面柳如眉，对此焉能不泪垂”的情、“才下眉头却

上心头”的情、“怒发冲冠”的情、“我以我血荐轩

辕”的情，也就是不但能让人动心还能让人揪心

的情，读时想拍案，读后忘不了。再以新诗为例，

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就饱含着令人揪心的感情。以民歌为例，写思

念情人的：“数一数肋骨不够了，心儿想成核桃了”能不令人揪

心吗？

记得上世纪50年代，诗人胡征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诗

是感情的极点。”我一直是赞成的，他这个“极”字与我的“揪心”

二字内涵完全一致。所谓极点，就不是普通的出发点，而是如同

水的沸点，低度的爱心、忧心、关心、伤心、生气、不快达不到那

种程度。小情绪酿不出大作品。只有喜、怒（所谓“愤怒出诗人”

的愤怒一词应理解为极点的代词，显然并非只指愤怒）、哀、乐、

爱、恶、惧七情达到了极点，成了揪心之情，诗中注入了它，或壮

怀激烈，或悲痛欲绝，或愁丝万缕，或怒不可遏，或惊喜欲狂，或

坠入爱河，纵然使用的是直抒胸臆的白描手法，也能感人，也是

好诗，如“砍头不要紧，只有主义真”“捷报飞来当纸钱”“有的人

活着，他已经死了”。

如果没有揪心之情，任你的想象力展示得多么丰富，通感

运用得多么熟练，词语组合得多么花哨奇特，也是不能感人的，

算不得好诗。所以我建议，在你心中并没有生出揪心之情时尽

量不要写诗，这样可以减少自己的废品，减少诗坛的平庸之作，

给好诗多留一些不被淹没的空间。

现在大量的诗之所以不感人、不动人，不能使人产生共鸣，

甚至遭人唾弃，避之唯恐不及，我以为主要原因就是诗人不但

缺少揪心之情，而且害了三种病症。第一种是寡情症，只顾自

赏、自恋、自吹自擂，对身外的一切漠不关心，甚至不闻不问，对

他人的命运麻木不仁，甚至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状，以示其不凡

与清高。第二种是假情症，明明没有真情、没有感性的东西作基

础，仅仅是为了表达某种理性认识，抄录、模仿、堆砌一些前人

的陈词滥调，滥竽充数。第三者叫燥情症（恕我杜撰），时时处处

不甘寂寞，急于作各种积极表态，忙于留名、获奖、露脸、争位，

各种会议不缺席、所有活动凑热闹，处心积虑于扬名当代，甚至

企图能万古流芳，为此终日狂躁不已。寡情、假

情、燥情的病菌，多年来蔓延不绝，大有霸占诗坛

之势，好诗之光再亮，也难透过这些乌云的遮掩。

诗是语言艺术中的语言艺术，人们把最好的

语言（包括精练的、概括的、形象的、优美的、高雅

的，有音乐性的、含哲理性的）称为“诗的语言”。可

见诗的语言绝不是生活语言，不是平常的口语，也

不是一般的文学语言，而是高层次的艺术语言，是

一种有力度与精度的语言，有震撼力与穿透力的

语言，不说是如雷贯耳吧，也应是掷地有声。总之是

一种让人惊心的语言。此处之惊，不是害怕的意

思，而是让人心灵震动、心思大动。这就是我所说

的“惊人语”，也就是杜甫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

休”的那种语言。

惊人语不可能孤立地单独地产生，它与揪心

情是一致的、一体的，揪心情离开惊人语是表达

不出来的，惊人语离开揪心情是产生不出来的。

以杜诗为例，“感时”“恨别”的揪心之情与“花溅

泪”“鸟惊心”的惊人之语是相生的、互动的，二者

各为载体，正如灵魂与肉体合而为人一样。可以

说，诗美就是受揪心之情驱动的语言力度之美，

语言具有了惊人的力度，无论是写景也好，抒情

也好，发议论也好，就都是好诗。如写景的“明月

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

上青天”，如抒情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复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如发

议论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等等，都是很好的证明。

有些诗人把情与语割裂开来，把写诗作为单纯玩弄词语的

游戏。对于这种现象，我记得冯牧曾经挖苦说“写诗就是说俏皮

话儿！”没有真情实感，没有真心实意，没有揪心之情，语言再俏皮

也只是个“耍嘴皮子的”，和好诗并不沾边儿。

好诗在语言上有可能字字珠玑，达到一字不必加、一字不

能减的程度，但是不可能句句都是惊人语，正如一座雄伟的大

山，不可能每块石头都是顶峰。一首好诗中只要有一至几个佳

句、警句能够让人惊叹、使人记住就可以了。

现在诗坛上有的人专写不堪之词，有的以胡话连篇为创

新、以不知所云为高深，连他自己恐怕也不知道写的究竟是些

什么。他们不懂得如何掌握并纯洁母语，不屑于作什么推敲，不

考虑读者有什么感受，他们只知道一要发泄，二要出名。

回顾一下，不论旧诗新诗，凡是流传下来的都是好诗，只有

好诗才得以流传，它们之所以能够流传，无不具有“揪心情，惊

人语”的元素。反之，一切平庸的诗、不可能流传的诗，无一不是

一少揪心之情、二缺惊人之语。

当然，我这个鉴别好诗的标准是有思想内核的，那就是爱。一切

好诗都必须饱含着对人类、对生命、对自然的爱，对真善美的统一

体的爱。正如冰心所说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从内地到香港读书和工作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中间，有

些成为了新港人，有些在成为新港

人的路上。这个群体日益成为香

港发展的青春活力和中坚力量。

他们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思索？在

融入这个城市的过程中又经历了

怎样的故事？他们在同土生土长

的香港同龄人相处时有着怎样的

心路历程？《冰嬉之恋》用8000字的

篇幅，以纯美的视角展现了两个青

年在香港发生的爱情故事，通过细

腻的笔触，刻画了香港和内地日渐

深入的融合过程中，年轻人之间文

化的碰撞、思想的交流，并揭示出

“中华传统文化完全可以成为香港

人加深对祖国认知的重要桥梁”这

一深刻的时代命题。

小说以“冰嬉”为主线展开：从

东北到香港读大学的童小畅在滑

冰 场 邂 逅 了 香 港 本 土 少 女 叶 子

祺。身为满族后代的童小畅将冰

嬉这项运动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同

叶子祺慢慢分享。原本文化背景

迥异的两人，由此暗生情愫。叶子

祺之父开始反对二人交往，童小畅通过阳光自信和

创业胆识打动了叶父。故事在一对青年一同回到

东北、于漫天的北国雪色中深情相拥结尾，而此事

也触动了叶父的思乡之情，放下了“老死不回内地”

的想法，最终“买了高铁票，向着故乡走去”。

以小见大、主题隽永，是这篇小说的最大特

色。在短小的篇幅中容纳了当下热点话题：两地

“90后”群体的文化碰撞、老一代如何看待和接受新

港人、香港青年的新时代机遇等。

《冰嬉之恋》的作者赵阳是由内地移居香港生

活多年的青年作家。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是作

者的处女作。他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把香港的

美写出来，让更多的内地人了解和认知，让更多的

人明白：这是个有温度的城市，惠风处处，充满温

情……写小说，是一次尝试，希望能由此开始，讲述

香港这座城市中，更多美好和深刻的故事。”事实

上，在《冰嬉之恋》中，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既见证了

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力，但也让人看到作者在小说叙

事技巧方面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纵观当下的小说

创作，以香港为题材、以融合为视角、以小见大反映

时代的作品，数量少之又少。赵阳的小说处女作

《冰嬉之恋》开拓了香港小说创作题材的新领域，并

进行了一次崭新而有益的尝试。

高春阳的家乡敦化古敖东是历史文化名

城，在当代也是人杰地灵、文人荟萃。作家张

笑天就是从这里走向文坛，成为吉林文学标志

性的人物，“张笑天文学馆”就坐落在敦化城南

六鼎山上，学者张福贵、李无未，诗人李广义、

张洪波等都是敦化当代文化的骄傲。敦化文

脉不断，一批年轻的作家即便在今天的文学环

境中，仍满怀热情笔耕不辍。他们创作了一大

批在国内有影响的文学作品。高春阳是敦化

当下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他曾出版过诗集

《五月的芳菲》、散文集《转身已是天涯》。现

在，高春阳出版了另一本散文集《左右之间》，

可见其勤奋和才情。

高春阳的散文大多写个人的经历，一如

《转身已是天涯》。在《左右之间》中，他延续了

个人的写作风格，多是现实或精神情感经

历。读高春阳的散文，总会看到他对生活乐

观的接受。他不是那种哀怨、愁怨或抱怨的

作家，无论经历了什么，他的文字总是阳光、

积极和幽默的。这也正是我喜欢春阳散文的

原因。他写在鲁院的生活，写敦化这座城的

人与事，写日常生活的喝酒戒烟，也写域外的

观感和生活情境，但他总会在不同的生活境

遇中发现有趣或和解的片段。比如他写“戒

烟”，这是生活中烟民时常遭遇又难以释怀的

桥段，但高春阳写的“戒烟”有所不同。他是在

父亲生病住院其间，因无聊和弟弟吸烟解闷时

提出戒烟的。父亲生病只是背景，他没有将

病人的痛苦、医院的气氛作为书写对象，看护

病人只是戒烟的契机，但戒烟却也带来了不

一样的态度。文中写到：“有个上了年纪的婆

婆警告她的孙女：‘千万不要嫁给戒过烟的男

人！’孙女问为什么，婆婆说：‘这种男人连香

烟都能戒得掉，还有什么狠心的事情做不出

来？！’是啊，难怪有个恋爱的女人，对她戒烟

的男人哭诉：‘你的爱有点冷！’男人想说，戒

烟为你，却止住了。想说，戒烟如你，还是止

住了。”这就是生活情趣，调侃中不失理性。

无论人生还是文章，达观风趣才是人生一场

真正的幽默。

此外，高春阳写域外见闻也别开生面别有

心裁。去了一趟迪拜，眼界大开，他写迪拜的

海滩、音乐喷泉、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宏

伟的填海工程造出美丽的棕榈岛等，迪拜的奢

华令世人瞠目结舌，当然也让这个来自长白山

的“山民”艳羡不已。高春阳怀赤子之心，看人

间万象。他有很多写家乡的文字，从历史到当

下。他写历史，“当时渤海国师从唐诗，文风鼎

盛，涌现出大批诗人。我最喜欢的是杨泰师。

他是渤海国早期文王大钦茂执政时的著名诗

人，官至归德将军。公元759年初，远在日本

出使的杨泰师，完成渤海国使团出使任务即将

回国，日方朝臣举行送别宴会。”（《渤海文缘》）

对家乡历史的熟知，是他热爱家乡的表征。家

乡赋予他的不仅是生养他的沃土，更有滋养他

的精神源泉：“这一年里几乎翻遍渤海国的资

料，敖东城里千年间的刀光剑影与爱恨情仇，

夜夜使我魂牵梦绕。当我试图用笔或实或虚

勾勒那些过眼烟云时，才发现一个‘情’字，才

是令古今人们最终无法释怀的东西。”（《敖东

1314》）他也写当下的人物，比如书法家、金石

家张军，作家杨树等。

高春阳的文字情深意长、诚恳真挚。他在

《心域无疆》中说：“人最高级别的自在，是忠于

自己的坦荡。世外桃源从来不存在于任何疆

域之中，只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人心才是爱

的源泉，也是一切污秽之物的葬身之处，就看

你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接触过什么样的朋友。

想认识一个人，看看他身边的朋友就行。”如果

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为家乡有这样一个年轻

的朋友而高兴，以他的气质和情怀，今后定会

写出更好的作品。

鞠庆华的长篇小说《穷汉岭》是一部展现日

寇侵占时期，大连老百姓艰难谋生的血泪史以及

与日寇及其爪牙不屈不挠斗争的抗战史。小说

通过塑造硬汉人物群像、跌宕起伏的抗战故事、

鲜活的渔民生活场景，写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

暴的英勇气概，写出了浓郁的大连地方特色。

像海明威笔下的硬汉一样，《穷汉岭》中的

硬汉也都具有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性格。硬

汉老海正直、善良，他为了穷哥们儿的生命，不

计个人安危。小说写他有次领着二十几条船下

海捕虾，突遇大风浪，本来死里逃生、已经逃出

了风暴旋涡的他，发现其他的穷哥们儿没跟上

来，极有可能葬身海底。这时候，他不是没有生

与死的犹疑，但正直、善良的天性让老海很快

跳出迟疑，接下来的一段救人的文字，人与滔

天的巨浪搏斗，力挽狂澜，字字惊心动魄，紧紧

地揪着读者的心。

在这个硬汉身上，作者不只写他在风浪中

搏杀、死过多少回的大无畏精神，更重要的是

写出了他觉醒后身上焕发出的力量，赋予了这

个形象更多的闪光色彩，老海明白要赶走日本

侵略者，必须依靠正义的力量，他不畏生死，一

次次用小渔船为党在胶东的战场秘密运去包

括医疗物资在内的各种紧缺物资，并送出了与

自己相依为命的义子“小海南丢”。老海是穷汉

岭穷哥们儿心目中的灵魂式人物。

另一位灵魂式的人物是门二爷。门二爷

原姓举，举姓和鞠姓原本是一家。门二爷喜欢

读《三国演义》，为人也像书中的关云长一样正

直果敢、重节守义，他虽然最初对“共产党”模

糊不懂，但他支持妹妹举香和妹夫邓松鹤成立

共产党穷汉岭地下联络站，支持他们建立秘密

电台。在时机成熟时，又带头成立了党的地下

武装组织。门二爷的言行，一方面说明中国的

老百姓胸中有大义，同时也有力地表明了党在

大连开展斗争，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小说中

的“楞猴子”，虽然表面滑稽、整天嬉皮笑脸，外

在条件实在算不得“硬汉”，但他以挑大粪为

生，并利用自己容易被汉奸走狗忽视的优势，

出色地完成了传递信息、解救宋大虎、大无畏

地参加攻占南炮台山、炸毁日本码头船坞等行

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内在的

“硬汉”形象。

在穷汉岭讨生活的男人都是硬汉子，女人

的身上也都具有一种“柔软得折不断”的韧性。

譬如原名谭大红的窑姐“拨弄香”，在少女时

代遭到了日本鬼子的强暴，从山东老家逃难到

大连后，又被恶霸马大金牙卖到窑子里。刚烈

的拨弄香不是没有想过死，但她觉得一死了之

是对恶霸以及日本侵略者的仁慈，她的身上蓄

积着更大的力量。“报仇让拨弄香强忍凌辱，硬

撑下来，咬牙承受着活着的残酷。她把用肉体

赚来的钱，毫不吝惜地支援了胶东抗战的八路

军。”胖宋嫂在丈夫不幸离世后，一个人拉扯着

三个年幼的孩子，靠“捡些老死的槐树枝子和

松树篓，背到南山街里卖个三分五分的”，赶潮

时“赶些海麻线、下锅烂、海红、花蛤蚬子什么

的”，苦熬着日子，但胖宋嫂不曾向生活低头，

是成千上万个生活在日寇皮鞭之下、不屈不挠

的女性形象代表。

前面述说，《穷汉岭》写出了浓郁的大连地

方特色，首先因为作者写海洋、写以海洋为生

的人，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带有大连特色的

“海蛎子”味。这种味道，如果没有长期海边生

活的经历，以及对海洋怀有深厚感情的人，一

定写不出来。譬如，作者写“滚蛎子”：“拖网上

来的海蛎子，不但个大，而且浑身刺楞八夹的

蛎壳上早被海浪冲撞得少了棱角，这叫滚蛎

子。拖海蛎子的拖网底部是用厚牛皮或者猪皮

做的，最底部是指头粗细的铁尺耙子，扛磨挂，

上面才是蛎网，透水。把蛎网甩进海蛎沟里，纲

绳拴在船尾的柱子上，然后猛劲摇橹，橹越摇

越沉，蛎网也就满了。”鲜活的文字散发着浓郁

的海洋生活气息。

其次，作者运用大连地方方言写作。文学

的语言特色也是决定它的共鸣度、感染力甚至

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像上面写“滚蛎子”时

“浑身刺楞八夹的蛎壳”，“刺楞八夹”指的是蛎

壳不光滑，上面毛糙糙的意思。这句话里“那道

黑影浑身被树杈子乱砬石划裂开许多口子，尤

其是波棱盖儿不知是被炸的还是被石砬子划

开的，裂着血口子”，“波棱盖儿”是膝盖的意

思，“海南丢”指的是山东穿海到大连的人，读

着这些方言词汇，熟悉大连方言的人会兴趣盎

然，对于不懂大连方言的人来说，也可能会存

在一点阅读的障碍。

在写作手法上，作者遵循传统小说的写作

路径，追求故事的完整，讲究叙事的详略得当

等等。小说几乎为每一个人物的命运设置了结

局。譬如，老海送走了小海南丢，对于小海南丢

后来的人生道路，作者只用寥寥数字概括：“鞋

上已经浸着汗渍和血斑。另外还有两枚奖章，一

枚铸有支前抗日英雄奖章，还有一枚铸有胶东

八路军烈士奖章。”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门二爷

与拨弄香两位饱经沧桑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小

说中的坏人几乎都得到了恶报。

我曾经在大连生活过多年，小说中的地

名，譬如寺儿沟、南炮台山等，还有“老槐树沟

里涌动着一嘟噜一串的槐花，雪白得像海浪。

风悠荡着，浓烈甜甜的槐香熏肺沁肝”。槐花是

大连的市花。读着这样的文字，我就像重新回

到了大连、回到大连的历史中走了一遭，虽然

有些沉重，但我的身边全是满口“海蛎子”味的

人们，感到特别的亲切。

塑造硬汉人物群像
——读鞠庆华长篇小说《穷汉岭》 □俞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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